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s 新闻传播科学, 2025, 13(2), 182-185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2028     

文章引用: 赵晓强. 小小的我, 大大的世界: 从周围世界理论看电影《小小的我》[J]. 新闻传播科学, 2025, 13(2): 182-
185. DOI: 10.12677/jc.2025.132028 

 
 

小小的我，大大的世界：从周围世界理论看 
电影《小小的我》 

赵晓强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云南 昆明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10日；录用日期：2025年1月28日；发布日期：2025年2月10日 

 
 

 
摘  要 

温暖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小小的我》用不同的视角展现了残疾人和普通人的生存关系，揭示了不同群体

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意义，电影《小小的我》中蕴含着引人深思的“存在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电影的中

文片名叫《小小的我》，英文片名叫“Big World”，更加凸显主体的存在与主体的此在世界的关系，哲

学中的周围世界(Umwelt)理论或许是探讨这部电影的一个鉴赏视窗，透过电影反思不同个体的共同主体

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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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arm realism themed film “Big World” presents the surviv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abled 
people and ordinary people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revealing the existence significance of dif-
ferent groups in the world. The film “Big World” contains the thought that provokes question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istence and the world”. The Chinese title of the film is “Xiao Xiao De Wo” 
and the English title is “Big World”, which further highligh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istence 
of the subject and its existence in the world. The Umwelt theory in philosophy may be an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jc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2028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2028
https://www.hanspub.org/


赵晓强 
 

 

DOI: 10.12677/jc.2025.132028 183 新闻传播科学 
 

appreciation window for exploring this film, reflecting on the common subjectivity value of differ-
ent individuals through fi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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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学者于克斯库尔(Jacob von Uexküll)的周围世界(Umwelt)学说认为：“所谓‘周围世界’，就是生命

体‘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拥有的’主体性的意义世界，它是生命体的感知所覆盖、它自身所创造的世界，

基于符号关系而建立。由于不同物种的感知方式和范畴不尽相同，在同一个实际世界中，各种生命体建

造出了不同的周围世界；也就是说，它们拥有彼此各异的意义世界”[1]。海德格尔认为周围世界是一个

鲜活的，与其他主体相关联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人们通过别人的存在理解自己的存在，从而用周围

世界的视角认识整个世界。“在人们的眼中，贴近的周围世界之所以会蜕变成疏远的自然世界，正是因为

人们把此在与世界彼此绝缘而引起的，唯有借助于生存论的本体论眼光，周围世界才会从自然世界中重

新凸显出来”[2]。周围世界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跳出主体性的认知框架，用一种主体间性的视角看待世界

和他人，电影《小小的我》试图打破一种主体性的视角，打破普通人对残疾人带有偏见的想象和标签。 
《小小的我》电影的主角刘春和是一个患有先天脑瘫疾病的 20 岁男性，电影开始他在居民楼的天台

上悲观地写下“遗嘱”，而乐观外婆的到来却打开了刘春和充满希望的人生，电影就此拉开序幕。刘春

和由于患上脑瘫，行动不便，吞咽功能不良，口齿说话也不是很清楚，在家中遭到父母的抛弃，他的母

亲甚至把他比作动物园里的猩猩，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不要出来。刘春和无论在公交车上还是在讲台

上，还是在马路边，都会有人投来异样的眼光，不少人对刘春和脑瘫的疾病评头论足。对刘春和持有偏

见的人群中，以自己的身体和所接触的世界的感知来衡量一位脑瘫患者，并且认为刘春和是多余的存在，

甚至是刘春和的母亲都持有类似的想法，海德格尔认为周围世界“是一个他人共同此在的世界，他人共

同参与构成世界，世界就其自身就包含他人。他人对于此–在来说并非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此–在的

本质要素，此–在本质上是共在”[3]。 
刘春和的母亲并没有把刘春和当作家庭中的一员看待，她执着于生二胎，弥补没有“健全”孩子的

梦想，刘春和几乎是被他的母亲排斥在周围世界之外，但是他的外婆却总是支持刘春和，外婆向外人强

调“刘春和是脑瘫，不是哈儿(重庆话‘憨包’)”，外婆试图消除其他人对“脑瘫”疾病字面意义的想象，

而且还将刘春和主动加入到自己的周围世界之中，与自己组建的老年合唱团的成员照面，还成为其中的

一位鼓手。“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没有完全孤立的个人，也没有私有的、个人的世界。任何人都在人际

间相互理解；世界是我和别人共同理解的世界”[4]。外婆认可理解了刘春和存在的价值，刘春和也成就

了老年合唱团的演出，对他人周围世界的换位思考和理解，实现了两个主体的共同体的价值，凸显了“共

同此在”的重要性。 

2. 世界的个体性：个体感知模塑的周围世界 

刘春和由于行动不便，拥有超越常人的感知，他的周围世界必然与常人不同，在这一个体性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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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下，刘春和形成了一些独特的能力和价值，这些能力和价值是他不输常人，引以为傲，在某种情

况是他与他人周围世界重叠复合的关键。 
电影中刘春和凭借学习击鼓不服输的精神认识了女孩雅雅，雅雅对刘春和的周围世界充满了好奇，

雅雅来到刘春和的房间看到刘春和书架上堆满了书，问刘春和“书架上的书你都看过吗？”刘春和反问

“那你衣柜里的衣服都穿过吗？”雅雅说：“没有”，但刘春和却说“当你手脚不方便时，看书变得容

易，你柜子里的衣服没有全部穿过，但我柜子里的书都看过。”刘春和无法避免的疾病给他带来无尽的

痛苦的同时，凭借他的顽强的毅力，也给他带来好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按照刘春和自己的话说他是一

个“记忆力好的普通人”。刘春和有自己的感知，用自己的感知塑造着自己的周围世界，因为他腿脚不

便，他对世界的感知不同于常人用直接经验感知世界，而是用间接经验，读书成为刘春和感知世界的主

要接触方式，因此培养了刘春和阅读能力和记忆力，能够在高考中超出一本线很多分，并且能够通过诗

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感，这一点和诗人余秀华形成了现实的互文关系。 

3. 主体的价值：去中心化的周围世界 

周围世界的理论强调对主体价值的凸显，因为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感知模塑着自己的周围世界，

不同的周围世界只不过是不同感知下的意义世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正是片名中英文译名差异所强调

的“小小的我，也有大大的世界”，每一个主体都共同分有这个自在世界，在自在世界之上形成自己独

特的意义世界，每一个主体都有分有这个自在世界的权利，刘春和的母亲却认为刘春和应该像关在动物

园里的大猩猩不要出来，刘春和的母亲不仅对刘春和的自在世界进行管辖，意义世界也深受其控制，导

致刘春和的周围世界无法获得独立，长期处于绝望的处境之中。海德格尔说“世界向来已经总是我和他

人共同分有的世界。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

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5]刘春和的存在与世界上的其他主体一样，都是“共同此在”，公交车司机嘲讽

刘春和“像这样就不要出来坐公交”，公交车司机并没有意识到他人与自己的存在状态是“共同此在”。 
海德格尔认为：“但对他人来照面的情况的描述却总是以自己的此在为准。”因此人的认知图示中，

先验地存在着“以己度人”的思维范式，用自己的身体衡量或是认知世界。电影中的刘春和因为脑瘫疾

病，走路、吃饭、说话等都和常人不同，打鼓的老刁先验地认为脑瘫的刘春和手指舒展不开，肌肉用力

都不对，不可能学会打鼓，但是后来刘春和和老刁比赛打鼓，老刁却满头大汗；刘春和的母亲先验地认

为刘春和与教师形象不符，师范大学不会给他发录取通知书，一再阻止刘春和考师范大学当老师，最后

刘春和仍然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刘春和的暧昧对象雅雅，看到刘春和脑瘫导致的残疾，先验地认为刘春

和的性功能也受到影响，不会男性的勃起，刘春和强调自己是一个二十岁的成年男性，并不像他人想象

中的那样；公交集团的领导虽然关注到刘春和的疾病导致的出行不便，却在听证会上为他送上了米面油，

把刘春和当作时刻被帮扶的对象，没有真正把他当作一个拥有独立意义世界，与自己共同此在的另一个

主体。以上这些人物设定都体现了海德格尔所说的“以自己的此在为准”，那么“共同此在”就会被遮

蔽，唯一认可刘春和独立周围世界的人是他的外婆还有合唱团一帮老年人。刘春和的外婆帮着他和管教

森严的母亲“打游击战”，只要刘春和想做的事，外婆就没有一件是阻止的。帮助刘春和学习开车，应聘

老师和咖啡馆的工作，帮他攒学费，甚至在暗中帮他追女孩，在外婆一步步的鼓励下，刘春和完成了很

多之前受到母亲干涉无法完成的愿望，刘春和找到咖啡馆工作那一刻，感叹道不只有了钱，更有了尊严，

在外婆的支持下，自己的价值得到咖啡馆老板的认可，成功胜任咖啡馆的工作。刘春和的周围世界得到

外婆的认可和尊重，刘春和存在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4. 边缘化的“弃民”：周围世界的相互映照 

《小小的我》中除了表现处在社会边缘的刘春和，还表现了一批处于社会边缘的“数字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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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合唱团的成员。“数字弃民”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 Wesley Fryer 在 2006 年提出，指因为各种原因

而远离数字化的人群，老年合唱团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面对各种退休金的身份识别和网络操作显得

无助，刘春和作为一个年轻人，对数码设备的熟知，成为这帮老年合唱团的“救星”，刘春和第一次在一

个公共场域下获得公共认可，认可他的群体，和他一样的处境，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的周围世界可以

说是接近的，他们的周围世界能够相互映照，刘春和不只在老年合唱团中充当填补“数字鸿沟”的角色，

同时，他还是一个和老刁同台竞争的鼓手，并且在片尾刘春和帮助合唱团承当鼓手一职，顺利完成了演

出，刘春和在听证会上说一直以来遇到的人中，没有人真正地直视他，唯有他遇到的这帮老年合唱团的

人，他顺利融入这个群体中，他找到了同类。刘春和和这帮老年合唱团的老年人周围世界相互映射，彼

此认同。 
除此之外，刘春和收养的一只流浪猫叫“雷震子”，在电影中以骨灰的形式多次出现，刘春和收养

这只流浪猫的原因是这只猫腿受伤了，走起路来和自己一样，但是小猫后来死了，一直成为刘春和的心

结，在刘春和吃糖噎到，生命垂危之际，恍惚间看到了这只叫雷震子的猫，或许小猫是刘春和为数不多

的伙伴，他们的周围世界都相近，都处于被边缘化，小猫的身体状况和他类似，直到小猫死去，刘春和

仍然留着小猫的骨灰，直到电影结束才打开心结，把小猫的骨灰撒在风景秀丽的湖边，小猫的周围世界

和刘春和的周围世界相互映照。刘春和还有一幕投喂流浪狗的镜头，也体现出被边缘化的群体之间通过

相互接近的周围世界的映照，形成认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5. 结语 

《小小的我》是一部打破普通人对脑瘫患者疾病想象的温暖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社会群体关注到脑

瘫患者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脑瘫患者独立的周围世界，过分地关注和帮扶可能还不如对他们的认同、

尊重和鼓励，每一个人都是“小小的我”，在任何情况下每一个人都可能会面临变成“弃民”的身份，但

每一个人都拥有一个独立的“大大的世界”的权力，在这个世界里，自己的路需要自己走，自己成就自

己存在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彭佳, 李婷. “周围世界”概念的美学出场: 以生物艺术为研究对象[J]. 文化研究, 2022(4): 191-206. 

[2] 俞吾金. 海德格尔的“世界”概念[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1): 39-45. 

[3] 鲍克伟. 从此在到世界[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119-120. 

[4] 陈荣华. 海德格尔《存有与时间》阐释[M]. 武汉: 崇文书局, 2023: 89. 

[5]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上海: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138.  

 

https://doi.org/10.12677/jc.2025.132028

	小小的我，大大的世界：从周围世界理论看电影《小小的我》
	摘  要
	关键词
	Little Me, the Big World: A Theory of the Umwelt for the Movie “Big World”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世界的个体性：个体感知模塑的周围世界
	3. 主体的价值：去中心化的周围世界
	4. 边缘化的“弃民”：周围世界的相互映照
	5. 结语
	参考文献

